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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民国时期，国步多艰，民力凋敝，期刊界学人目睹民众医疗卫生知识之贫乏及遭受疫病侵害之重，

遂办刊撰文普及传染病知识。各种期刊围绕传染病发病原因、传播途径、症状、治疗及预防等开展了广泛的

普及活动。通过普及活动增强了社会大众的防治意识，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事业进步，也为患者带来了生存

希望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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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期刊在传染病知识普及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推动民国时期出现科普

潮的重要力量。不同的期刊普及传染病知识

的内容和方式有所不同，大概可分为如下几

种情况：一是以普及各类传染病知识和公共

卫生知识为宗旨，如《唯生汇刊》《通俗卫生

月刊》《大众医刊》《大众医学月刊》《文艺的

医学》《河北民众卫生杂志》《健康之路》《社

会卫生》《大众医学》等。这类期刊所刊载的

文章几乎均为普及性文章，是普及传播传染

病知识的主力军；二是设置专栏做常规性普

及和报道，如《中华医学杂志》设有“医卫

消息”“医学教育”等栏目，《壬申医学》明确

提出把科学的医疗知识向社会大众宣传，在

图 1 当时的几种医学期刊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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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论坛”栏目中登载了许多传染病方面的

文章，《国医正言》长期开辟“时疫专栏”，

征集刊登医师的救治时疫验方，以救一时之

急；三是以专号形式普及传播传染病知识。

如《卫生通讯》出版过《环境卫生专号》《鼠

疫专号》，《卫生杂志》则出版过《皮肤专号》

《时病专号》《续时病专号》《公共卫生专号》

《性病专号》等，《中国医药月刊》曾出版《疟

疾专号》，等等；四是以防治某一种传染病

为办刊宗旨，如《麻风季刊》《防痨》《东南

鼠疫防治简报》《防痨通讯》《广东抗疟》等。

最后一类刊物虽然种类较少，但对于防治专

门性传染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学术界对近代期刊普及传染病知

识问题已有关注，但主要针对单本期刊进行

研究，广度和深度均有待加强。笔者不揣简

陋，试从宏观角度对民国期刊普及传染病知

识的原因、普及内容及社会影响等问题进行

梳理研究，以求教于方家。

1 民国期刊普及传染病知识原因分析
1.1 推动国家富强是知识普及的时代使命

在近代中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富强

是所有仁人志士的追求。报刊界学人虽不能

赴 汤 蹈 火， 但

也 以 不 同 方 式

参 与 救 国。 创

办 期 刊 普 及 知

识 就 是 多 种 爱

国 形 式 中 的 一

种。《科学的中

国 》 在 发 刊 词

中说：“把科学

知 识， 送 到 民

间 去， 使 它 成

为 一 般 人 民 的

共 同 智 慧， 更

希冀这种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

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关头的

民族寿命，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1]

医药学界人士同样有这样的认识。《防痨》创

刊号发文指出，要推动民族复兴运动，“首先

应推动防痨运动。须知我们推动防痨运动便

是直接的推动民族复兴运动”。该文作者说，

中国每 10 万人中有痨病患者 4 000 人，全中

国有痨病患者 1 600 万人，每年因此病死亡

160 万人。所以面对疫情严重的形势，必须从

防痨起始，“为救济中国民族起见，故举行这

个防痨运动”[2] 。《文艺的医学》在创刊宣言

中 说：“ 有 健

全的民众，才

有 健 全 的 社

会，有健全的

社会，才有健

全的国家。从

来未有民族孱

弱，社会病态

而能建立光华

灿烂的国家于

世 界 的。”[3]

从国民健康的

角度展望国家强盛的出路是各种期刊从事科

普活动的时代着眼点。

1.2 服务社会大众是根本出发点

民国时期，一般民众的公共卫生观念十

分淡漠，传染病防治的制度体制尚不健全，

防疫成效甚微。据乡镇防疫工作人员说：“乡

村生活环境，均呈原始状态，饮料取自塘涧，

洗涤与共，沟洫任其淤涸，蝇蚊相集，污物

遍地，尘芥满室，野厕筑于道左，积粪以资

肥田树艺，衣不知澣，身不知沐，垢面跣足，

安之若素，小儿营养不良，老人佝偻无泽，

敬神祈福，以邀天庥。”[4] 在传染病的预防上，

多数民众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有期刊载文图 2 《防痨月刊》封面

图 3 《文艺的医学》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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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对 90 多岁的老夫妻在饭后经常说：“可厌

西村那位医生，常骂我不讲卫生，防害旁人

的健康，不是说我饮食不洁，就是叫我沐浴，

你想我住在东屋里与猪、鼠六十余年的同居，

蝇、蚊是常伴我的好宾朋，倘若是他们有恶

意加害我的话，我还活得偌大年纪吗？即此

证明西村朋友的话，完全是靠不住的。”[5] 而

面对防疫针注射的呼吁，“多数民众多不能接

受防疫之处置，尽管你带了无数的预防药消

毒药，任你说得天花乱坠，民众是不听你的

劝导，不受你的预防接种或注射，更不服从

你的检查，弄得防疫人员一点没有办法” [6] 。

诸如此类对致病原因和发病机理认识无知者

不在少数，反映了当时民众的普遍状况。于

是，涌现出了许多面向社会大众、以普及防

疫知识为出发点的期刊。如《大众医学月刊》

自创刊之日起就明确宣称，“大众医报，原为

大众求幸福，便利大众而刊行。故服从大众

之意见，随大众之意志而进行”，并且表示

“凡读者之要求，有利而无弊者，无不采纳”[7]。

体现了其面向社会大众办刊的明确导向。

2 民国期刊对传染病知识的普及概况
2.1 传染病发病原因及传播途径知识的普及

介 绍 传 染

病 的 发 病 原 因

是 为 了 消 除 民

众 对 传 染 病 的

误 解， 进 而 树

立 正 确 的 防 疫

观 念。 曾 经，

人 们 对 于 麻 风

病 长 期 存 在 错

误认识，“以为

此 症 是 极 易 传

染 的， 假 使 向

麻 风 病 人 望 一

眼，就可以传着这病了” [8]。由此也造成了对

患者的歧视。《麻风季刊》等期刊遂发文阐释

发病原因，消除各种误解。“麻风的起因，是

由于一种微细的麻风杆菌侵入了人体中，潜

伏在人体的组织间隙，或淋巴腺内，身体一

感受了别的病症，如神经衰弱，贫血，花柳，

疟疾等的影响，体内抵抗疾病的自然力减少，

杆菌乘机而起，麻风因之而发。”[9]

传 染 病 的 发 病 原 因 是 细 菌 感 染， 对 于

“细菌”这一新鲜事物，许多文章作了介绍。

如《细菌要义》一文说，细菌是“最微细最

简单的生物”，其分布很广泛，“凡有机生物

所在的地方，空气所到的地方，以及土的深

处，都有细菌，人体的表皮，指甲的下面，

滋养道内，呼吸道的上部，以及泌尿生殖器

的外管，均为含菌最多之处”。细菌分为病原

菌和非病原菌两类，病原菌易致病，非病原

菌不致病且对人体有益。病原菌的传播有接

触病人传播、蚊蝇鼠虫传播、水与食物的传

播、飞沫传播等多种途径 [10]。还有文章说明

了细菌的繁殖速度，作者以霍乱病菌为例说，

其每十五分钟能繁殖分裂一次，如此，一天时

间就可繁殖至 96 代，产生七兆八千亿个病菌。

关于病菌的生长环境，大多数细菌在 15 至 43

度间最适于生长发育，但伤寒菌能够在零下环

境中生存数周。另外，病菌在有水、黑暗的环

境下更易生存繁殖，而阳光直射容易杀菌 [11]。

各种期刊对具体传染病的发病原因及传

播途径的介绍不胜枚举。认为“对于某种疫病

之适当防御，最为重要者，即认识其如何发

生之条件” [12] 。如结核病，有文章指出其传染

源“主要由于咳痰，故泡沫传染最危险” [13]。

“一个痨病人咳嗽或打嚏的时候，嘴里就喷出

一层雾来，这雾的细点里，有数百万的微生

物……假使你咳嗽的时候，用手掩口，而你

又将手去开门或者去开自来水龙头，那么就

会有机会把病传到以后用手开自来水龙头和图 4 《麻风季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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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白喉

麻疹

猩红热

百日咳

肺结核

脑脊髓膜炎

霍乱

痢疾

伤寒

疟疾

鼠疫

历史

家中、校中或邻居中有新
进患白喉病者

接触或亲近患麻疹的人

直接或间接接触或无意中
遇见这种病人

接触传染，冬春二季最易
流行，麻疹以后常患此病

家中校内有患此症者，或
亲近慢性咳嗽患者

直接或间接接触传染

吃过或喝了生冷的食物；
亲近病人；苍蝇传染

同上

饮食、苍蝇和手指传染

蚊虫传染

蚤类传染

潜伏期

2~7 日

2 周

2~4 日

7~10 日

未知

平均 7 日

2~5 日

杆菌痢疾至
多 48 小时

7~14 日

12 日

3~7 日

措施

送医治疗，环境
消毒

隔离

送医院，并报告
病人家属消毒

隔离

送医就诊

速送医院就诊

送入医院愈早愈
好；消毒

送入医院

送入医院、消毒

常吃白药，重者
送医院

当即送医院或传
染病院、消毒

初期症状特征
略微寒战发热，第一日内温度高至华氏 102~103
度；年幼儿童初期就可惊厥，咽痛而红肿，扁桃
体上发现灰白色喉病膜

初期三四天内患伤风（即眼红、咳嗽、鼻涕很多），
口颊粘膜有科发克氏斑点，温度渐升，第四日后
出麻疹

突然而起呕吐、惊厥、剧热，皮肤灼热，温度第
一日内可升至华氏 104 或 105 度，咽喉干痛，第
二日或第一日内即显红疹，先见于胸颈部，速即
散布全身

初期似伤风，小儿咳嗽，微热，鼻涕流溢，自一
周至十日后，出现该病特征

起初为咳嗽、瘦弱、发热、或吐血、淋巴腺结合
症，患处肿胀

突然而其头痛，强烈的寒战、呕吐、当即发热

腹痛、腹泻、呕吐

腹痛腹泻、大便含粘汁及血汁

头痛发热、消化不良、鼻衂或腹泻，热度渐增

寒战发热、出汗，血里有疟虫

发热咳嗽，痰内有鼻疫菌

表 1  传染病早识表 [9]

开门的人。诸如此类的传染，是很普通的。”[14]

再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有文章说，该病是

由脑脊髓膜炎双球菌引发的，此类病菌存在

于人体的大脑和脊髓腔内的液体中，也存在

于鼻咽腔内的粘膜上。此类传染病主要通过

病人呼吸、咳嗽、喷嚏、说话时飞沫中携带

的病菌传播，也会通过与患者共用碗筷、手

帕等传播 [15]。鼠疫的传染主要由老鼠和跳蚤

引发，鼠疫原来是老鼠本身的一种疾病，但

老鼠身上的跳蚤在吮吸了老鼠的血之后便被

传染，当跳蚤再去叮咬其它老鼠时，被叮咬

的老鼠也被传染，当跳蚤叮咬人时，人即被

传染 [16]。

2.2 传染病症状知识普及

普及传染病症状的相关知识是为了引导

民众早发现、早治疗。如有医者指出：“急性

传染病之诊断上，于细菌性疾患，如依据细

菌及血清学的检查，可以早期将其确定出来；

又病原不明之发疹性热性病，参考其疹之外

观，发现部位，蔓延之情况及全身症状等，

得下适当之诊断。此外每常观察血液象，并

尿试验等均甚重要，然应注意者，吾人常据

一部分所见，先入主见而下诊断，甚为危险

之事也。”[17] 由于对传染病早期症状的发现及

诊断存在难度，往往造成医治不及时，疫情

扩大。1933 年，毛咸曾对广西的麻风病猖獗

深感忧虑。他说：“在他的固有症状没有发出

以前，谁也不知道他是麻风，就算发作以后，

普通人因为缺乏辨识力，每把他当作普通的

皮肤病，不去特别注意他，和他接触，任他

自由，遂至愈染愈多，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是我国麻风病增多的最大原因。” [18] 不少期

刊发文强调，民众应加强早期诊断，若能及

早确诊，有利于及时救治，防止病毒蔓延。

有期刊发布了传染病早识表，为社会大众提

供参考。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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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名

回归热

斑疹伤寒

天花

沙眼

历史

虱类或臭虫传染

同上

接近天花病人或种鼻菌而
发生

和患沙眼的人往来或用公
共的手巾

潜伏期

平常 5 日

12 日

7~12 日

未知

措施

送入医院

送入医院；消毒

速即隔离，其他
人速种牛痘

使用眼药水或送
入医院

初期症状特征
忽然而起寒战、发热、出汗，黄疸，血内有此病
之原虫

初起症状和伤寒相同，但更加剧烈

寒战、头痛、发热，第二日或第三日在额头上发
生细粒

眼中发痒，眼光不清、红眼

续表 1

2.3 传染病治疗知识的普及

在对传染病的病理认识和疗法上，中西

医之间存在较大争论，但这并不影响中西医

对疫病的有效治疗。中医的诸多验方，对相

关传染病的治疗效果明显。在疟疾治疗方面，

叶橘泉认为西药金鸡纳霜虽为治疗疟疾的特

效药，但价格高昂，平民百姓不易购得，而

中药常山在治疟方面有很好的疗效。用常山

四五钱，煎汤，日服二三次，“价廉而效颇

确”[20]。常年医治黑热病患者的宋爱人结合

多年临床经验总结了几个处方，有新订大黄

䗪虫汤、新订鳖甲解肝煎，他认为这两个处

方是治疗黑热病的最重要的方剂。他还提供

了新订参蟾殴虫化疳汤、新订黑热病秦芃汤、

新订黑热病何人饮、新订黑热病瘀血性鼻衄

汤、新订黑热病血毒性鼻衄汤、新订黑热病

贫血性血衄汤、新订黑热病消疳外贴膏、新

订黑热病苍柏消疳饮、新订黑热病溃脓性下

痢汤等方剂 [21]。俞瑞昶提供了六种预防霍乱

的必备药品及使用说明：痧气卧龙丹，凡感

瘴气秽毒，致胸次痞闷泛呕，猝然仆地，霎

时神昏，甚至不省人事者，用此丹吹入鼻中，

令人喷嚏，则窍通而神清矣；辟瘟丹，能治

一切痧疫呕恶，霍乱吐泻，腹痛转筋，用开

水灌下即愈；诸葛行军散，如舟车剧场中等

处，感受热度及秽气，而引起霍乱吐泻，用

之极效；八宝红灵丹，中暑中风，即发霍乱

吐泻，胸脘胀满，小腹绞痛，甚至吐泻不得，

懊恼非凡，服此立愈；藿香正气丸、纯阳正

气丸，冒暑贪凉，吐泻交作，用此丸吞下自

救；十滴药酒、八卦丹、人丹，不拘寒热，

凡发霍乱吐泻，胸脘懊恼，用此能辟秽止吐

止泻 [22]。李健颐分享了其在福州治愈三位霍

乱患者的处方：吴萸、干姜各一钱、黄芩、黄

连、川朴、木瓜各二钱、芦根五钱、滑石一

两、泽泻、天冬各三钱、蚕沙五钱、佩兰叶半

钱、竹茹三钱、紫雪丹一钱、黄土水、盐水各

半煎熬，频频灌服，外用盐炒热布包，浑身擦

拭，作者用此方“皆著奇功” [23]。类似的治疗

各种传染病的处方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在麻风病方面，《麻风季刊》着重于强

调麻风病并非不治之症，有文章指出：“今者

科学昌明，医术精进，患者苟及早治疗，注

射得宜，固亦可得而愈，非同往昔之绝无希

望。”[24] 在药物方面，该刊主要登载了大量介

绍大风子油治疗麻风病的文章。大风子油是

治疗麻风病的首选药物，但用药时间长且药

物副作用明显。20 世纪前期，经过多国医学

专家攻关，其毒副作用逐渐降低，疗效明显。

30 年代初，大风子油和其它药剂混合运用的

临床案例愈加增多，如以精油加入木焦油，

或用碘化烷，或碘化脂酸等。随后南京卫生

实验处又研制出大风子油免痛注射剂，并且

在实验基础上探索出以免痛剂为主治药，以

甲状腺锭、维生素流浸膏及肝素粉或液为辅

佐治法的“标准治法”，获得良好效果。

新疗法的推广是许多期刊的普遍做法。

在肺痨的治疗上，《防痨》杂志几乎每期都介

绍一些防痨的新疗法，如卫生营养疗法、人

工气胸疗法等。《广西卫生旬刊》也介绍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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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肺结核的物理疗法，如空气浴、日光浴、

吸气疗法、水疗法、电气及光线疗法、器械

疗法、瘀血疗法等。有的刊物提供了治疗传

染病的药品，如《卫生杂志》的“医药介绍”

栏目，推介新药和特效药，有普益急救时疫

水、肺形草、百咳定等治疗各种时疫及痨病

的药品。该刊编辑认为，上述药品都是在临

床实践中得到验证确有效果的良药，肺形草

“确有根治肺痨之特效”，百咳定“对于流行

性感冒、急性慢性气管枝炎、肺炎、百日咳、

肺结核、咳痰等症均有奇效” [25]。

2.4 传染病预防知识的普及

民国时期，受医疗水平和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的制约，传染病预防尤显重要，当

时的期刊也特别强调预防的重要性。黄慰民

指出：“一般人的卫生知识幼稚，往往容易疏

忽，遂易为病菌所乘。再加以卫生的设施简

陋，卫生的状况尤未妥善，病菌之滋生容易，

流行的机会特多。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日日处

在如狼似虎的传染病恶势力之下，其不濒于

危险者，实间不容发。故卫生知识可以说是

我们防身之宝，宜急亟的请求，绝对不可怠

慢，那么，我们才有生命保障的自信力。”[26]

为达到普及效果，各期刊所用的方法不尽相

同。《合作与民众》从饮食、细菌的生长环境

及防疫注射三方面作了介绍。饮食方面，不

吃生冷、腐败的食物；食物与苍蝇隔离；不

随便吃零食。细菌生长环境方面，要疏通房

屋附近阴沟内淤积物；扑灭苍蝇蚊子；潮湿

的地方放置少许石灰以杀菌；室内保持空气

流通。预防注射方面，霍乱、伤寒、天花等

均已有防疫针，“这是防疫最有效的方法”，并

使自身“抵抗病菌的力量因此便增强了” [27]。

除了基本卫生常识外，很多期刊还刊登了一

系列处置传染病的普通方法。在加强隔离、

阻断传播途径方面，范叔蘩认为应将患者传

染种类分为绝对隔离和相对隔离两种，急性传

染病如赤痢、霍乱、鼠疫、伤寒、天花、白喉

之类，则禁止患者与其家人来往，实行绝对隔

离；若为慢性传染病，可允许家人来院探望，

但家人离开时必须经消毒后方可出院 [28]。对

于在家养病的情况，必须为患者提供独立房

间，确保病房空气通透、阳光充足，病房必

须与其他房间阻隔，房内只能放置患者日常

用品。“凡与病者无特殊关系之人，非特不必

入病者之房，即病者之家亦不必到”“凡自病

房取出之物，当先事消毒，以免病菌散布于

外” [29]。在看护人员的预防方面，《中医世界》

专门提供了六条基本的注意事项：（一）病人

所用的器皿未经沸水煮过之前，均不可携出

病室；（二）病人所有用作饮料，以及洗刷口

齿的水，务须煮沸后可用；（三）病人所用的

手巾、面布和被单、碗碟调羹等物携出后，

非经沸水煮过之前不可接触；（四）接受病人

食物或食前，应双手用热水肥皂洗净；（五）

病人痊愈后，所居的病室，以及日用的器皿

等类，应用消毒法逐件消毒；（六）看护人不

可在病室内进食，凡进食前，尤应先将双手

用热水及肥皂洗过为要 [30]。

大量文章提倡注射预防，以获得免疫性

抵抗力。吴骥伯在《劝大家种牛痘》一文中说：

“要想免掉天花之患，惟一的安全便利科学的

方法，就是劝大家个个都要种痘。惟有种痘可

以预防天花，惟有种痘，可以减除天花为患，

这是最正常防御天花传染的办法。”[31] 高镜明

则对儿童防疫注射的一些注意事项作了说明，

如种牛痘后，以后须续种；种牛痘不可太迟，

北方因种牛痘太迟，所以患天花者众；白喉

的预防注射剂有两种，一种为类毒素，另一

种为矾沉淀素，前者须注射三次，后者须注

射一次，前者忌用于儿童患活动性之结核病

者；结核菌素注入皮肤后不可在该部位进行

第二次注射，否则易引发组织坏死 [32]。《上海

妇女》载文指出，有人“以为一经注射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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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疫病都不会发生”，这是“一件大错

误”。作者呼吁社会大众必须知道不同传染病

的预防方法，然后“一一施以预防的方法”，

以使防疫工作真正奏效 [33]。

公共场所防疫安全备受重视。在学校公

共卫生方面，不少期刊认为学校师生员工必

须按期实施天花、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接

种工作，种痘每隔五年一次，霍乱每年接种

一次，伤寒每两年接种一次。若学校出现传

染病患者，应立即送医隔离，与患者有接触

史的学生应定期严格检疫，并预防接种。患

者痊愈后若要返校复课，必须有医师的书面

证明；若遇危重的流行性传染病，“必要时得

解散学校，以资杜绝传染之机会” [34]。除了学

校，很多期刊也注意到了餐饮场所存在的较

大隐患，提醒人们注意餐饮场所的卫生状况。

一要“警告他们的店主，要严格地督促店员，

把所有客人用过的一切食具，非经充分的煮

沸消毒，不能给其他的客人”；二要“厨内的

食品当时时藏在玻璃柜内”，以免被污染；三

是“根本的把这个共同饮食的习惯改良” [35]。

3 民国期刊普及传染病知识的意义和影响
3.1 传染病知识普及增强了社会大众的防治意识

期刊对传染病知识的普及满足了社会大

众的知识需要，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大众的

知识谱系，使中国社会对传染病及公共卫生

事业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在社会中培育了

现代卫生观念和习惯。当时普及的传染病知

识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接受，为有效防控传染

病蔓延、降低发病率和人口死亡率起到积极

作用。易景戴曾受政府委派参与了三次疫病

救治工作，分别是 1926 年秋的霍乱、1929 年

春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和 1930 年的霍乱。据

其观察，民众对防疫的认识不断提高，参与

防疫注射的积极性一次比一次高。他说：“从

前应霍乱及脑膜炎预防液注射者，聊聊不可

多见……虽经百般劝导，告以预防液注射之

益，而终充耳不闻也。迨今夏防疫消息传出，

霍乱预防液尚未购置齐备，而来院要求注射

者，已日必多起。必院中开始工作，即纷至

沓来，应接不暇。咸谓受三次注射，即霍乱

之神莅临，亦可高枕无忧矣。”[36]1946 年《上

海时报》周刊的一则报道也反映了社会大众

对防疫所持的积极态度。在上海望志路、汉

口路等地均排起了一字长蛇阵，唯恐一旦疫

起而注射不及。该文作者感慨道：当年法租界

时期，为让市民打防疫针，“巡捕来拖了强打，

有些还挨户注射”，抚今追昔，从“不要注射，

强拉你注射”到“要注射了，没处注射” [37]，

社会大众从对防疫的抗拒到对防疫的欢迎，

体现了其对防疫认识的转变，说明了传染病

防治知识普及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对自身防疫接种的重视外，民众对

公共卫生问题也有所关注。据 1935 年的《南

京市卫生事务所工作报告》载，1934 年 7 月

至 1935 年 6 月间，南京民众向卫生事务所投

诉的涉及食品商店、茶社水炉、冰厂冰室、

畜圈牧场、厕所粪坑、水井池塘、垃圾污水

及当街小便、道路旁洗刷马桶、任意堆砌破

布败絮等妨碍公共卫生案例达 408 件 [38]，平

均每天超过 1 个案件。南京民众对公共卫生安

全的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3.2 传染病知识的普及推动了国家公共卫生事业

进步

在民国前期，政府对防疫工作不甚积极，

对慢性传染病更是关注不够。邬志坚针对政

府忽视麻风病救治批评说：“政府对于若辈之

救济及铲除斯疾之治本工作，反膛乎人后，

此事不但有愧内政，且亦大失吾国在国际上

之颜面也。”[39] 在当时期刊等媒体的强烈呼吁

之下，民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其职责所在，对

防疫工作逐渐重视，卫生机构渐趋健全，防

疫专门机构也在多地建立。根据著名公共卫

民国期刊与传染病知识普及研究 <<< 杜敦科 史海探幽



tudies on Science PopularizationS

098

2018 年第 3 期  总第 074 期

生学专家金宝善统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

我国“各省市县均无卫生专管机构”，自 1928

年至 1937 年抗战之前，有七省设立了卫生主

管机构，另有七个市设立了卫生事务局或卫

生事务所。而省级政府建立的卫生事业机构

有 52 处，其中省立医院 15 家，传染病院、卫

生试验所各 3 家、其他卫生事业机构 31 家；

市级政府建立的卫生事业机构 82 处，其中市

立医院 14 家、传染病院 6 家、卫生试验所 2

家、其他卫生机构 60 家。另外，由县级政府

设立的卫生院更多，计有江苏 35 县、浙江 14

县、江西 83 县、山东 2 县、河北 1 县、陕西

9 县、福建 18 县，共计 162 县建有卫生院 [40]。

此外，中央政府主办的防疫机构也有多处，

如中央防疫处、中央卫生试验所、全国海港

检疫管理处、中央卫生实验处、西北防疫处、

蒙绥防疫处、西北卫生试验院、东南鼠疫防

治处等。

在政策法规方面，民国前期的相关法律

法规很少，只有 1916 年的《传染病预防条

例》和 1918 年的《火车检疫规则》。南京国

民政府建立后，对传染病问题更加重视，陆

续颁行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如《污物扫

除条例》（1928 年）、《污物扫除条例施行细

则》（1928 年）、《种痘条例》（1928 年）、《传

染病预防条例施行细则》（1928 年）、《省市种

痘传习所章程》（1929 年）、《防疫人员奖惩条

例》（1929 年）、《海港检疫章程》（1930 年）、

《海港检疫消毒蒸熏及征费规则》（1930 年）、

《传染病预防条例》（1930 年）、《西北防疫处

暂行组织章程》（1933 年）、《蒙绥防疫处暂行

组织章程》（1934 年）、《海港检疫所组织章程》

（1936 年）等。1944 年，长期于福建从事医

疗工作的牟维康对政府的卫生事业给予了肯

定评价：“十余年来，创公医制度，设卫生处

所，训练干部，罗聘专家，以全国乡村为目

的，倡导公共卫生，实施疫病预防，推行以

来，成效尚著。”[41] 反映了政府在社会舆论推

动下于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进展与成效。

3.3 传染病知识的普及给患者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麻风季刊》非常注重读者的反映，在其

出版过程中不断得到读者来函，尤以患者的

积极反馈居多。从《麻风季刊》刊登的麻风

病人的来信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生活信心

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一位叫剑雄的病人曾来

信表达了这样的心境：“不自量的我，虽已坠

入了万丈深渊的境地，但依然自信总有扬眉

吐气的一天，所以对于一般满口悲哀、长吁

短叹的同病们，委实有些不大赞成。夫处此

二十世纪名为文明而实仍黑暗的时代，颓衰、

悲哀何殊自戕之毒药耶？”[42] 在危险的疾病

面前建立起如此勇敢的心态与其对科学的了

解存在莫大的关系。正如有人指出的：“数千

年来从未有人救治的恶疾，到此始有一线光

明，映显于百万可怜的麻风人的眼前。”[43] 一

位名叫邢伟的麻风病患者写信给该刊编辑部

说：“见赐季刊一册，晴窗展读，觉仁风飕飕，

由之上扑我眉宇。遂使绝无生趣之病夫跃然

而起，希望心油然而生。想普天下诸同病得

此，亦当有此相同之感也。仆于是益叹，诸

君子用心之深矣。”[44] 可见该刊对麻风病患者

带来的希望是非常大的。还有一位准备订阅

该刊的患者来信表达了感恩和致敬：我看了

贵会的《麻风季刊》后，心里却十二万分的

为中国庆幸！十二万分的替病胞感激！你想

现在内忧外患不遑宁息的时期中，谁能顾及

这般如同废人患麻风的同胞？说起来情真可

怜，别种病都可以生，惟有这麻风病一光临

到人的身体上，那就毫无客气的自然会受人

家的厌恶，而且自己又感着非常的痛苦，同

是父母所生，为何一得此病就简直与化外的

人一样，我想倘使没有慈善大家组织救济机

关以及发行刊物的话，那么我们这许多病胞

恐怕得不到一点安慰倒还在其次，而根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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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出头的希望，永远落在十八层黑暗地狱

里……因此，我对于贵刊发行的宗旨表示无

量钦敬与崇拜 [45]。各类感恩之言表达了患者

绝处逢生、如释重负的心理变化。

4 结语
民国时期，大量期刊参与传染病知识普

及，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前所

未有的，真正形成了传染病知识普及的热潮。

诚然，民众防疫观念的更新和防疫成效的显现

是社会多元共治的结果，政府当局、医疗卫生

机构、民间团体乃至社会有识之士等均发挥

了各自的作用，但民国期刊以其专业的编辑团

队、科学权威的传播内容、手段多样的传播策

略、规范有序的营销模式赢得了广泛的受众。

例如，以普及中医卫生健康常识为目标的《健

康医报》旬刊因“内容充实，出版准期，较其

他医报为优”而广受欢迎，有读者遂来信表示

担心该刊受通货膨胀影响而停刊或延期，以至

“影响医界精神食粮”，并决定每月资助两万

元，以协助期刊出版 [46]。又如，北京大学医学

院唯生医学社编发的医学普及文章最初是刊登

在《北平日报》《益世报》《华北日报》上的，

但编辑部认为这样随报出版受众较少，“除了与

北平益世二报有姻缘的人们，得有机会与本刊

接触认识以外，且未曾与本刊谋一面的人们，

恐怕尚不知有多少” [47]。所以，编辑部认为有

必要独立于报纸之外创办一个专门性医学刊

物，才有了《唯生汇刊》的出版。这都说明了

期刊在普及医疗卫生知识中的独特作用。1931

年，林椿年在为《现代医药》撰写的发刊词中

说：“年来吾国医药界出版的刊物，正如春笋勃

发，对于卫生行政，加以批评者有之，对于社

会民众，灌输通俗医药或卫生常识者有之，对

于旧医药之谬误，予以矫正者有之，对于医药

教育，发表议论者有之，医药界中，的确大非

前十年噤若寒蝉，毫无表白者可比矣。这是我

们同志们的努力同进步的地方，很值得我们钦

佩的。”[48] 美国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曾

说：“使我们不同于我们的祖先并使当代体验全

然有别于其他时代的那些事物之一，是传染病

不再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因素。”[49] 民国

期刊的传染病知识普及活动以一种文明的方式

征服了传染病的一次次来袭，将传染病在人们

生活中的破坏性作用逐渐降低，从这个意义上

说，民国期刊改写了中国近代的医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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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country suffered a difficult time，and the 

people were lacking knowledge about health，therefore，a great number of periodicals came to the 

forefront to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disseminating knowledge about infectious diseases to the public 

in a wider scope，such as the knowledge of pathogenesis，infectionroute, symptom，therapies，and 

the prevention methods. Th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contributed to enhancing public’s awareness in the 

prevention，promoting the progress in national public health，and bringing hope and confidence to the 

infect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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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ographies of scientists of modern China are encountering multiple dilemmas largely due to the 

conflicts between realities and dramas of biographical literature，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atur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and the checks and balances of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historical research，

ideological propaganda  and the lik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fore-mentioned multiple dilemmas. Biographies 

of scientists of modern China can combine science with drama，history and literature only when scientists and 

biography authors have good cooperation. Researcher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ar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in this process. Moreover，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biographies of scientists of 

modern China hinges on the enhancement of scientific literacy of all citize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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